中國教會史
蘇穎睿牧師
第四十課：林獻羔與中國教會 

(1) 楔子
1) 在1950年遭受打壓，經歷牢獄生活多年，後又在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稍為放寬時積極推行福音工作，在政府的三自系統以外建立家庭教會而又頗有影響力的，這樣的教會領袖所剩無幾，雖然王明道等在出獄後仍忠心事奉，但因年紀問題及其他種種因素，其影響力是有限的，但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在廣州的林獻羔（林伯）牧師了。
2) 1950年林獻羔在廣州大馬站福音堂作傳道，因他不願意加入三自愛國教會，以為這是不信派及政治宣傳，結果1955年9月14日在肅反運動中與王國顯、張耀生等被捕，罪名是「大馬站反革命集團」，1957年獲釋，1958年再次被捕，被判20年徒刑。
3) 1978年，林獻羔出獄，恢復大馬站35號聚會，由於他頗為高調，不少外國使節及各人也到訪他教會，以致教會也漸增多，2000年因大馬站拓寬馬路，遷至德政北路雅荷塘（北）榮桂里15號，人數也增加至數千人，他又編寫靈音小叢，續漸出版超過100冊，影響頗大，也成為家庭教會一位重要人物，我們也可以從林獻羔及大馬站的發展看看中國教會的發展與問題。
(2) 林獻羔的家庭背景
1) 小時候，父親按照國家使用的普通話來翻譯，將「林」譯作Lin，後因自己的名字有個「羔」字，就把它改用廣東話音譯為Lam，後更改為Lamb，因此他的英文名字是Samuel Lamb。

2) 他自幼生長於基督教家庭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雙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而他妻子及兒女也是基督徒。他父親林保羅和外祖父張允文都是浸信會的牧師，外祖父張允文也是一個醫生，林獻羔就是在一個充滿基督教氣氛的家庭長大。
3) 他父親原名是林權章，信主後改名為林保羅，自幼隨從其父林德鑑在美國底特律城(Detroit Michigan)讀書；從事洗衣服務，他中學畢業後進入紐約宣道會神學院(Nyack, New York)讀書，受教於宣信博士(A. B. Simpson)，同窗同學有劉福群牧師（後建道神學院長）。畢業後返中國事奉，先在廣西桂州神學院當教師，後轉往澳門白馬行浸信會事奉，1923年與張眷西女士結婚。1924年10月4日林獻羔在澳門出生，英文是名Samuel。1929年，林保羅牧師改任兩廣浸信會神學院老師，又任廣州東山浸信會牧師，他們全家亦撤回廣州。

4) 小學畢業後，林獻羔隨父母遷到香港，在長洲居住，時為抗戰時期(1940年)，他在皇仁中學讀書，父親前往星架坡事奉，未幾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林獻羔與家人離開長洲，逃回中國，並在梧州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唸神學，校長是劉福群牧師，後因戰亂，又逃到鵬化、肇慶等地，最後返回廣州。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，那時他已開始在廣州傳道，1950年4月23日在大馬站的家裏開設聚會，名為大馬站福音會堂。1951年7月4日與李穗玲結婚，李穗玲是李靖南醫生第八位千金。次年生一男嬰，1953年又賜一女兒，1954年再添一兒子，名叫以諾。

(3)  林獻羔與王明道
1) 據林獻羔自己所說，他很愛讀王明道的書，他說：「許多奮興佈道家都很會講道，但王明道一個特別的地方，無論他講道或寫作都是最「清楚」的。任何一章聖經，只要是他講，一定解釋得十分明白，不用再問什麼問題。」當他看王明道那在「在火窰與獅穴中」一書時，深受感動，因為他看到王明道在日治期間，堅守真理，寧死不屈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於是他就寫信給王明道，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林獻羔，父親林保羅，他是神的僕人，多次在廣州、香港主領培靈會，聞說他和王叔叔，還有宋尚節、王載、王峙等叔叔相熟。我看完你的「在火窰與獅穴中」後，很受感動，現在你對信仰的態度怎樣？」
王明道回信說：「1936年，我在廣州主領培靈聚會，一日我病了，你父親接我到大馬站住，還親自服事我，現在我還是和「在火窰與獅穴中」的態度一樣！」
2) 後來他有機會到北京探望王明道，並且一同和王明道參加北京學生會聚會，王明道又對他說：「我是北京的危險人物，你是廣州的危險人物，你來這裏，就立刻變成危上加危了。」他們到達學生會所，當他們進入學生會所時，有些學生從二樓下來，動作輕鬆、敏捷，蹦蹦跳跳，不停，一見王明道，立即肅立，恭敬叫聲：「王叔叔」，王明道把林獻羔介紹給他們，他們表現出好像與他很相熟似的，原來王明道常在大學生前提起林獻羔及廣州大馬站教會。當林獻羔離開時，王明道親自送他到火車站，由此可見他們二人的關係非常密切。

3) 我們可以說，林獻羔堅決拒絕參加三自會，寧死不屈，多多少少是受王明道影響，因為王明道的為人，事奉和所寫的書，深深的影響林獻羔的事奉和取向。

(4) 1950年後林獻羔的牢獄生涯

1) 大馬站教會一直都有維持聚會，但所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，1955年的「反胡風運動」中，演變成「肅反運動」（即肅清反革命運動），1955年8月8日王明道亦被捕，林獻羔也知道自己被捕的日子也不遠了。9月14日，星期三，大馬站聚會完後，公安拘捕了林獻羔，王國顯及張耀生，廣州南方日報亦大字標題刊登「廣州的基督教內破獲一個以林獻羔、王國顯、張耀生為首的反革命集團」。
2) 在囚禁期間，預審員把一期「天風」給林獻羔看，內中有王明道的檢討書，他唸完後感到很難過，他不明白，也想不通為什麼王明道會這樣的「檢討」，他在看守所內也寫過幾首聖詩，如「被神拆毁」「務要謙卑」「認識自己」「我們需要復興」。
3) 1957年1月28日，他們（林獻羔及其他領袖）得到釋放，他返回大馬站，看見各人沒有停止聚會，仍堅守真理，很得安慰；他又能與一家團聚，與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妹妹共聚天倫之樂。
4) 這次入獄，當局從沒有起訴他，也不是以「無罪釋放」的名義放他出獄，既沒有起訴罪名，也沒有審訊，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們出獄，到了1957年年尾，形勢又再度緊張，於1958年2月他被邀請去參加「基督教大會」，他前往參加，並且答應說服同工一同參加三自教會，但他是尚未加入三自，於1958年3月12日，南方日報刊登了基督教9個右派分子名單，林獻羔是排列第三，結果於1958年5月30日他再次被捕，被判20年有期徒刑，剝奪政治權利，他的罪名是「反革命、親帝、反蘇、王明道的爪牙」等，他上訴，但無效。1959年被送去勞改場，先後到過養豬場、煤礦場等，生活非常艱苦，而且很危險，正如他說：「我在（獄中）廿年裏，死亡機會不知有多少次，但神都保守我。祂不僅保守了我的生命，更保守了我的信心。」他無論在什麼會議，都沒有否認主，在他坐牢期間，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日子，數以萬計的人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清算、鬥死，若他在外面，多是被鬥死的，但他在獄中，卻得蒙渡過難關。
(5) 林獻羔出獄後的事奉
1) 1978年，林獻羔終於獲得釋放，但起初不能返回廣州，要在「待遣隊」等候分配工作，他出獄時，身體完整，後因母親病危，便申請回廣州，6月14日獲准返回廣州，返回廣州才知道妻子穗玲於兩年前離世，1979年5月21日母親因肺癌而離世，1983年5月他恢復公民權，有集會自由，亦開始積極事奉。
2) 其實，於1979年初，他已經開始計劃展開事工作，他首先在居住的地方開設英文班，透過授課而去傳福音，最早信主的是一位姊妹及她表妹，他亦開始在星期日下午及晚上分別聚會，每次約有5人參加，後來在星期四晚上加開一聚會，與會者也是3-4人，但經過辛苦的耕耘，幾年間，星期日聚會已經有三堂，共有800人。星期日下午有兒童聚會，週二有學道班，及青年聚會，週四是佈道會，週五是探訪，教會增長得非常迅速。
3) 1980年7月，是第一次施浸，第一次有4位姊妹，在河邊舉行浸禮，同年12月再有10人受浸，到了1982年，已有16次浸禮，都在河邊舉行，1984年，在大馬站家庭教會有自己的浸池，從此就在教會舉行浸禮，其中最多一次受浸人數是169人，是於1989年8月8日舉行，全部受浸人數有1600人。
4) 1986年，有兩位女同工加入他的行列，1987年又多一位女同工，林獻羔除了牧養教會，另外亦從事寫作事奉。他所寫的分為「造就」及「福音性」及詩歌三大類，其中包括「靈音叢書」「受浸與擘餅」「一次得救，永遠得救」「天國」「永生之路」「虛空」「魔鬼王國」「靈音詩歌」等。
5) 在大馬站聚會地方，共有三層，三樓二樓作為聚會地方，他們開設家庭教會，屢次受到當局干擾。
· 1981年7月2日，有政府人員干涉教會聚會。
· 1982年12月1日，他被當局傳去問話，並且要求停止聚會。
· 1982年當局以他被剝奪政治權，不得集會，因而要暫停大型的聚會，但他以不超過30人的聚會來代替。
· 他就趁此期間擴建教會。
· 1983年，他又再被問話，不准聚會，他沒有理會，仍以小型聚會代型聚會代替，每次約50人。
· 1983年10月，有10多人入林獻羔家抄家，把他的書籍、聖經、錄音帶等帶走。
· 1984年，有稱為越秀區人民政府干涉他們聚會。
· 1988年又再被邀到政府部門問話，先後有6次被邀問話，企圖阻止他聚會。
但在這諸多干擾中，教會更是興旺地發展。
6) 林獻羔的大馬站教會，擺出的姿態是高調的，不少各人及外國使者都有參觀及訪問他，這是與其他家庭教會有不同的地方。
· 1982年，王明道來廣州醫眼疾，探問了林獻羔。
· 1981年10月美國太空人歐文Irwin參加了大馬站聚會。 
· 1985年10月28日，美國駐廣州領事來參加大馬站的擘餅聚會。
· 1986年1月，有20多位美國人參加聚會，其中包括曾在白宮與列根總統同工的Mrs. Carolyn B. Sundseth，並送上列根總統送給林獻羔的筆。 
· 1987年列根再托人送上金邊聖經作為禮物，參加聚會包括Vice President Bush的親信Cox.及William Bray。 
· 1988年葛培理顧問Irwin S. Yeaworth及Blair Carlson（即我們教會創始人嘉理信牧師的兒子）到訪。 
· 1988年4月葛培理夫婦參加大馬站聚會，他們會面傾了40分鐘。
· 1988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Daniel Southerland採訪，並刊登其故事及教會於 Washington Post。 
· 1988年比利時Drs. Monica H.L. Moritz到訪，同期來的還有台灣合唱團，日本記者等。
· 1989年美國著名鋼琴家Dino到訪及參加聚會。 
· 1989年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到訪，並刊登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。
7) 1990年聚會完畢，有50-60公安人員到大馬站教會搜查，並拘留林獻羔，查問了及拘禁他有25小時，並沒收書籍、錄音帶、錄音機、全套閉路電視系統、音響設備、電子琴、影印機，外國人送的禮物，作徹底抄家。
8) 在這次問話中，政府人員強迫他參加三自，他強調幾點：
· 中國政府政策沒有禁止在家聚會，1983年1月27日人民日報19號文件改家庭聚會是合法的。
· 1990年王震在人民日報強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變，又說不要錯搜查，錯逮捕，不要勉強人信教或退教，不要勉強人信一派。
· 六四時他們沒有遊行，丁光訓反而有遊行，為什麼不抄丁光訓家，要抄他的家。
· 他不參加三自是因為三自中其中有假信徒，憲法也沒有規定他們一定要參加或登記，參加與否是自由的選擇。
· 大馬站教會有接受外國及香港奉獻，但三自教會有更多的「外援」，為什麼只針對大馬站教會，政府當局還是強迫他簽署「悔改書」，他不肯，政府似乎也不能作什麼，相信現在的中國教會就處在這種情況之中，中國政府也無法解決家庭教會的問題！
(6) 結論
1) 無可否認，林獻羔在中國教會史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，他所建立的大馬站家庭教會影響深遠，有不少人都因這教會及他的著作而得著極大的幫助，他的見證也是感人的，他堅強的態度，政府似乎也沒有任何圓滿的解決方法，他也為千萬個家庭教會竪立一個典範，不少家庭教會領袖也以他為榜樣。
2) 然而，我們也不禁問道：在今天的中國，大馬站教會這樣的模式是否最有效呢？在1980年代及甚至1990年代，在打壓中仍堅守，甚至為「主而受苦」的確是助長了教會的增長，正如林獻羔自己也說：「每次打壓，只是帶來教會更大的增長。」但踏進了廿一世紀的中國，越來越開放，再加上互聯網的流行，八十後那種思維的改變，這樣的模式是否有效的呢？這其實不但是大馬站的問題，也是正統家庭教會所面臨的問題。
3) 我至少看到有幾個問題存在：
a) 神學及牧養問題－大馬站是一個典型的正統傳統家庭教會，神學並不太嚴謹，解經不是太全面，而是很「道德化」，往往把基督教視為does and don’ts的宗教，再加上對這個世代，特別是年青人的想法、世界觀、及面對的問題都未能掌握和體諒，講台的信息與現代社會脫節，結果是失去很多年青人，教會只能吸引那些年長的。
b) 教會大了，制度卻不夠健全和嚴謹，在財政管理上不夠專業，在教牧隊工的管理上也缺欠，這很容易產生問題，大馬站目前至大的問題，不是來自政府、或三自，而是來自內部，內部不少糾紛、不滿，在網上也可見一、二，這是一大問題。
c) 後繼無人－林獻羔年紀大了，但他似乎未能栽培到一些後繼人士，負起整個教會的牧養工作，而承繼他的也沒有這樣的魄力、恩賜、委身來承擔這個挑戰。
d) 過份曝光也不是一件好的事，大馬站教會這樣高調，對抗三自、對抗政府，又有大量外國人參觀及宣傳，這並不是一個智慧的作法。
若以上問題未得到解決，恐怕大馬站教會的前途是令人擔憂的！
蘇穎睿牧師-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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